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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份伪造的“作战命令”谈起

李惠兰

一

　　笔者在读《佟麟阁将军》、《赵登禹将军》① 时发现,两书均引用

了一份 1937年 7月 29日午前 10时发布于军司令部的二十九军

“作战命令”,后面印着宋哲元的名字。但笔者仔细阅读之后和曾见

过的一份宋哲元发布的 7月 16日作战命令内容相比较,认为 7月

29日的作战命令漏洞百出: 11赵登禹已于 7月 28日战死,军长怎

么还在 7月 29日仍给他布置军务? 21笔者查阅七七事变后档案
资料未见有国民政府允准三十七师、三十八师改称第几路军的文

件,而这份命令中宋哲元怎能未经批准直接将师改为路军? 31冯
治安是主战的,当时是北平城郊数万军队的主帅, 7 月 16 日的作

战命令已命他为总指挥官,怎么相隔 12 天之后又把他降为副职

(军队中由正职降为副职等于削了兵权)而换上了主和将领张自

忠? 41这份“作战命令”不像一个用于立即作战的命令,它和 7月

27日宋哲元拒绝日方最后通谍和所发自卫守土通电主意不符。51
番号不全,没有编号。7月 16日的作战命令番号为“陆军第廿九军

作战命令”,编号为“战字第一号”, 是命令的正规写法。而这件命

令用简称,而且没有编号。61此件命令在“军特务旅孙玉田 (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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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前书作者熊先煜、张承钧, 后书作者赵学芬、张承钧, 两书由北京出版社 1990 年、
1992年先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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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团团部及第一营)”下面加注说:“营相当于日军大队编制”。二十

九军与日军混驻在平、津地区已数年,日军大队相当于中国军队的

营,这种一般军事常识即使一般士兵也清楚,怎么在二十九军的作

战命令中会出现“注”,这真是一种奇怪现象。71此件命令的时间
是“7月 29日午前 10时”。但这时南苑战斗已于头一天失败,宋哲

元等已到保定,第三十七师正在南撤。如按此命令,张自忠本应以

“第一路军总指挥”的身份指挥作战,而此时他正以冀察政务委员

会主任、北平市长的身份,忙于改组政委会,“与日军周旋”。此时此

景,宋哲元怎么会签署这样一个不符实际的命令呢?

　　为此,笔者在所编《七七事变的前前后后》(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出版)一书中引用了台湾出版的“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

(《革命文献》106辑“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中的宋哲元签署的 7

月 16日作战命令,给史学界核对真假史料提供一个方便。

　　为了对史料负责,笔者又翻出了 1992年由抗日战争纪念馆带

回的那份 7月 29日“作战命令”原稿的复印件,据说这是日文译件

的原稿。仔细观察上面是硬笔书法,写得很规矩,但命令的时间是

后来用毛笔填写的 (毛笔字是七月二十八日午前十时)而“前”字下

面又盖上了一个硬笔字,使人看不清。这份伪件是 8开纸共 5张,

其中 3张上沿有勾划涂改痕迹。仅此两点说明这不是一个正式文

本。在非正式文本上却有宋哲元的签字盖章,就更不符合逻辑了。

“作战命令”应该是一个极严肃的文件,其时间,内容必须一字不

差,这关系到千万人头落地的大事,作为发布者怎能在一个涂涂改

改的草稿上签字盖章? 伪件上硬笔书法的宋哲元签名笔体和整个

文件抄写者笔体相似,而笔者找到了 5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宋哲元

签字来核对, 证实伪件上的签字是假冒的 (笔体不同)。又找到

1935—1940 年宋哲元的公务用章核对,更证实伪件图章是假的,

真图章印形比伪件大,四周细边,这么细的边不是极好的刀工和好

石料是刻不出来的,所以宋哲元以此做为权力象征的官印, 7月 16

日上报国民政府的作战命令就是用的这个印章。在北京档案馆有

·831·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宋哲元的签名和公务用章印模,可供史学工作者查询研究。所谓 7

月 29日“作战命令”十分明显是伪造的,但它竟然在事过半个世纪

后的今天出现在史学界,并为研究者引用,以为张自忠“临危受命”

的依据,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这件伪作干扰了我们研究历史十几

年,看来该结束了。下一步应该研究伪件发布者,“日本驻中国第一

联队战友会”在 1987年公布伪件意图和 1937年日本阴谋瓦解二

十九军有什么关系。

二

　　近年来在七七事变史研究中有两股不正之风,一是伪造史料,

篡改历史,二是让不能说话的古人为今人服务。伪造史料的典型事

例即如前述。伪造历史典型的另一实例就是在《张自忠将军史料专

辑》中李致远的一篇文章——《张自忠谈留北平的经过》。这篇文章

被辗转引摘,作为张自忠“临危受命”的旁证材料。笔者认为李文所

说是弥天大谎,今将原文公布让史学者去分析。

　　张师长说, 7月中旬,他接到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宋哲元密电,叫他秘密去北平,商谈华北抗日局势。到京后,他

们进行了多次谈话。宋哲元说:“西北军是冯玉祥先生的一生

心血建的,留下的这点底子 (指二十九军) , 我们得给他保留

着。这个事情非你不能做到。冯治安师 (冯为三十七师师长兼

河北省主席,驻保定)已被日军打了多日;刘汝明师 (刘为一四

三师师长兼察哈尔省主席,驻张家口)在察哈尔省也被打了,

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率部队从石家庄以南开到南苑作战,赵

已阵亡;你的部队由廊坊到塘沽,战线拉得很长。二十九军的

队伍,很容易被日军消灭。只有你能和日本人谈。你拖上一个

星期的时间,我们就能把部队收容起来,改变局势。望你忍辱

负重,好自为之。”

　　宋还对张说:“我去保定以南收容队伍,刘汝明师正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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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赵登禹师正由南苑回转, 部队将全部撤到保定到沧州一

线。我走之后,你在北平每天宣布就一个职 (指冀察政务委员

会委员长和北平市市长)。”张先不愿意,宋再三说服,最后宋

说:“我命令你在北平任这些职务,好把部队保留下来!”两人

痛哭。宋又给张写了证明,委任了职务。然后宋说:“我今晚就

走,明天你就和日本人接触,你来维持这个局面。我一定向蒋

介石说明这些情况。”张对我说:“这些情况别无人知道,我只

与你说了,暂时不向别人说。”①

　　笔者认为这篇文字与历史不符之处很多。作为史料,起码应在

时间、地点、人物方面无误的情况下才能引用,而李致远这段话一

没时间、二无地点、三人物不对,现分析如下:

　　 (一)李致远“史料”提供的两个时间都不对。一是“张师长说 7

月中旬他奉宋密电抵平”,而实际上 7 月 11 日—19 日宋、张都在

天津;二谈话内容有“赵已阵亡”,查赵登禹阵亡是 7月 28日,这一

天之前,宋、张不可能预见赵会阵亡,而 7月 28日下午会议是 5个

人在场 (宋哲元、秦德纯、张维藩、冯治安、张自忠) ,宋哲元与张自

忠没有单独见面的机会。如果对话是在张自忠由北平逃出之后,

宋、张这种对话则是没有必要的了。

　　 (二)李致远“史料”没有提供地点,宋、张二人单独对话到底是

在北平? 还是在天津? 还是在抗日后方? 对不上碴。

　　 (三)李致远“史料”所说张自忠“临危受命”的场合,按实际情

况共 5个人在场,却没有宋、张以外其他 3人的旁证。

　　实际上,李致远也不具备提供这段“史料”的条件。他当时身份

是独立二十六旅的旅长,张自忠任天津市长时他驻守廊房。张自忠

1937年 7月 25日去北平时,连他的副师长李文田都不知道,李致

远当然更不可能知道。若是谈话发生在张自忠 1937年 12月 7日

由南京释放回到五十九军 (原三十八师升格)之后,就更不对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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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张自忠对日寇怀着满腔仇恨,他说的是“今日回军,就是要

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 已经不可能说

出那段“机密”话了。因此,笔者认为此段“史料”纯系李致远个人胡

编乱造的,不应该当做史料引用。

　　再举一典型实例,就是林治波著《抗战军人之魂——张自忠将

军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以下简称《张传》)。笔者想

对该书中的几个历史事件与林先生商榷。

　　11关于喜峰口抗日前敌总指挥问题。喜峰口抗日是中国长城
抗战的一部分,取得了“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武装抗日的

胜利,但距今仅仅 65年,其英雄事迹就有人篡改。这次战役的总指

挥有两个:一个是由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任命的第三军团 (由

第二十九军组成)总指挥宋哲元;另一个是由宋哲元任命的喜峰口

作战军前敌总指挥赵登禹。由于总指挥部发出了“宁为战死鬼、不

做亡国奴”的战斗口号激励士兵,和赵登禹将军在前线作战受伤不

下火线,得以了解到敌之弱点,而改用近攻夜袭,才能够以大刀片、

手榴弹, 战胜拥有机枪大炮之敌。这些情况除当时报载以外在

1933 年出版社出版的《长城血战记》和《察哈尔省通志》上都有明

确的记载。1985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的《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

留有宋哲元的详细作战笔记。但是在《张传》(87页)却说,“张自忠

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 并在该书 95页配上一幅张自忠当时的

军装照及说明。这完全违反了历史的真实。

　　再翻开《张传》第 93页,在一照片下写着“图 9,二十九军大刀

队杀敌用过的大刀”(未写引自何处,笔者) ,图下文字配有二十九

军团营阵亡者的名字和辉煌战果。打开《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

上册第 28页,也可看到同一照片,连说明都一样:“二十九军大刀

队杀敌用过的大刀。”在《张传》106 页, 又看到一张下写“图 11,

1933 年与蒋介石、宋哲元等留影 (左起: 张自忠、宋哲元、蒋介石、

杨家泰、冯治安)”的照片。笔者翻开了《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

册第 25页,同样一张照片下面的解说词是:“先总统蒋公于民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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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长城战役时赴保定巡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向蒋公请示

机宜后合影。”再用《长城血战记》和《赵登禹将军》中赵登禹的照片

和《张传》图 11注释的张自忠照片对比,看来林先生把 1933 年宋

哲元身边的赵登禹改写成张自忠了,以示长城抗战时张在宋身边。

《张传》第 99页最后一行写道,“二十九军大刀队随之扬名宇内”,

“张自忠与宋哲元、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成为人们心目中的

英雄”。这一表达,头功就是张自忠的了。可是事实上国民政府是

怎样表彰的呢? 赵登禹是头功,他由旅长提为师长,授青天白日勋

章,他所领导的第一○九旅升格为第一三二师;刘汝明在罗文峪战

役有功,其暂编第二师纳入正轨编为一四三师。

　　21《张传》把宋哲元的功绩移给了张自忠,而把张自忠的过错

推给了宋哲元。《张传》第 80页,有一段关于九一八事变后,张自忠

练兵时在每日的朝会上进行国耻问答的记载:

　　问:“东北是哪一国的地方”?

　　答:“是我们中国的!”

　　问:“东三省被日本占去了你们痛恨吗?”

　　答:“十分痛恨”。

　　问:“我们的国家快要亡了,你们还不警醒吗?”“你们应当

怎么办呢?”

　　答:“我们早就警醒了,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这段使人感到“面熟”的记载,虽然下面注了引自 1971年《大

众杂志》(没说是大陆,还是台湾出版,所以无从查找核对) ,但笔者

在《张传》出版的前 8 年, 就在《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下册第

983页看到了陈桂华先生在宋哲元先生百年诞辰口述历史座谈会

专辑上的发言记录。陈是宋的老部下,他回忆:宋哲元平日训练部

属就特别注意毋忘国耻的教育,譬如每日朝会中,带兵官必与士兵

高声问答,而“问答”内容与《张传》记载完全相同。林先生却巧夺天

工,宋哲元的“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治军原则及练兵

方法,很巧妙地移到了《张传》上,变成了张自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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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传》中关于“抢功”的文字不仅一段,如 99 页、113 页、150

页,都较明显,因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举例。下面再举几个“推过”的

实例,即张自忠率冀察平津国外旅行团访日问题。张自忠当时是三

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长,他在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夕率领几十

人的访日“旅行团”去日本晋竭天皇,这次行动可以说是张自忠在

中日问题上的一个亮相。《张传》168页用参事边守靖的话表达,安

排了“宋委员长也可以回老家休养休养⋯⋯市长也可以去日本走

一趟,访问访问”,“张自忠沉默良久未加可否”,“既然日方发出约

请、幕僚又有此建议,冀察当局遂开始考虑组团访日事宜”。“宋哲

元考虑到自己作为冀察当局最高领导人亲自访日,一旦日方就经

济提携等问题提出无理要求,我方势必失去回旋余地,故而决定由

张自忠率团访日”,于是这个“旅行团”就组成了。笔者认为,宋哲元

是不是曾这样考虑过,历史上没有见证。七七事变前夕宋哲元拒绝

访日而回山东,张自忠率团访日,两人行动明显存在分歧,一个小

小的市府参事边守靖怎能决定张自忠的行动呢?

三

　　1937年 7月 28日宋哲元离平赴保定,张自忠留平。围绕宋、

张去留问题,历史研究中有“逼宫”和“临危受命”两种截然不同的

观点。笔者愿就此问题作一分析。

　　 (一)第二十九军的成长与发展。

　　第二十九军建立于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之后,由西北军残留

人员所组成。宋哲元是原西北军的五虎上将 (集团军司令)之一,冯

治安、刘汝明都是原西北军的军长,张自忠是原西北军的师长。在

组成二十九军时,由于人多编少,很多下级军官降为士兵。在西北

军的各路人马困居山西一隅之时,高级军官也只能降级使用。论资

排辈,大家公推宋哲元为军长,刘汝明先为副军长后任师长,冯治

安由军长降为师长,赵登禹由师长降为旅长,张自忠因残留军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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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较多而保留原师长职位,但番号排在冯治安后面 (冯治安是三十

七师师长,张自忠则是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一是个人保留队伍

人数多,二是非宋嫡系,所以宋哲元对张自忠保持“客情”。① 1933

年 5月塘沽协定后二十九军进驻平津,张自忠接替秦德纯担任了

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后又任天津特别市市长,成了日本注意的目标

和汉奸宵小包围的对象。1936年,由于日寇咄咄逼人,宋哲元做了

人事调整,将军参谋长张维蕃调为平绥路局长,并给他一个旅的军

队 (穿保安队制服) ,既保护了铁路沿线二十九军的后方,又和汉奸

陈觉生的北宁路局相对抗。同时,宋把自己原任的河北省省长让给

了冯治安,三十七师守北平城郊,调赵登禹为河北省保安司令。而

对于张自忠要求三十八师单独增加两个团的兵力,则通过萧振瀛

予以劝阻。另一个人事调动是二十九军参谋长空缺,调三十七师参

谋长张樾亭担任,而三十八师参谋长张克侠则为军参谋长的副职。

刘汝明仍驻察哈尔省。笔者认为,宋哲元这种调动安排有平衡二十

九军内部和抑制张自忠权力的意图。

　　 (二)张自忠访日埋下“逼宫”的祸根。

　　1937 年 4 月 23 日张自忠率冀察平津国外旅行团几十人访

日。在华北地区中日矛盾一触即发的敏感时刻,张自忠率团访日,

并晋竭日本天皇,这在当时够的上是爆炸性新闻。旅行团虽然用

“冀察平津”名义,但冀察总头目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

明,河北省政府主席冯治安,北平市长秦德纯,河北省保安司令赵

登禹一个也没去,只有天津市长张自忠任团长和一个没有什么实

权后来成为汉奸的张允荣任副团长。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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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传》说张允荣是河北省保安司令错了。张允荣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副官长,随
冯去过苏联,西北军失败后张允荣收罗一百多人活动于察北沽源一带,自称沽源县
警备司令,后参加抗日同盟军,被收编后留在察哈尔省吃处长官薪,是个小政客。
张自忠由察哈尔省调任天津后张允荣随行至津,后沦为汉奸。以上为笔者 1989年
采访朱军后,由朱军提供的文字材料。朱军,中共党员,曾任第二十九军军训团副
大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挥学院院长,笔者按。

戈定远:《二十九军和冀察政权》,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 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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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张自忠访日,秦德纯回忆:“日方于二十六年春,坚约张将

军 (自忠)赴日参观,因此张将军便成为了众矢之的。”① 这段话证

实了日方的主动约请和张自忠的“愿者上钩”。再由《中央周报》透

露:“旅费明虽由冀察政务委员会负担,实现此行纯系华北日驻屯

军司令部的约请,而由退还庚子赔款之一部拨充用费,冀察政委会

则所出无多⋯⋯ (日本)军部之意,除使张自忠等悚于日本之富强,

自动彻底亲日外,则欲拉住冀察实力派头脑简单分子,根本排除其

抗日反日思想,而无形中做到破坏我收拾华北计划。宋哲元本人原

不主张派员东渡,惟此中有人为张自忠运筹帷幄自命不凡者,极力

怂恿张领导前往,迄今外间对该团多所传述,但已不能影响该团之

行矣!”② 另外,寺平忠辅透露,当时日本原任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

给他的指示是:“我们应尽全力谋求与冀察亲睦提携,打入其心中,

诱导其成为日本伙伴。”③ 而继任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亦由于

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宋哲元趋于“中央化”,而抗日的空

气已弥漫平津,为此提出“如何使宋哲元逃不出我们的掌握,乃是

北平特务机关应尽全力的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约请张自忠

到日本去看看,作为“使宋哲元逃不出我们的掌握”这一项策略是

可以理解的,“宋哲元只是迫于形势,不好不同意而已”。④

　　在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先是约请宋哲元,被拒绝

后而“将目标转向张自忠,因为他在二十九军中地位重要,所部三

十八师坚强有力,企图把二十九军的二级将领拉出以实现‘华北自

治’”。⑤ 笔者认为,约请二十九军将领访日是日本侵华阴谋的一个

棋子,也是一个圈套,所以当“旅行团”抵日之后,受到的是“国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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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董升堂:《张自忠将军生平概述》,《抗日名将张自忠》,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年版,
第 14页。

李云汉:《卢沟桥事变》,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87年版,第 275页。
[日 ]寺平忠辅:《卢沟桥事件》,日本读卖新闻社 1970年版,第 44页。
《冀察派员赴日考察》,《中央周报》第 463期, 1937年 4月 19日。
《秦德纯回忆录》,台湾传纪文学出版社 1962年版,第 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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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规格甚至超过了在此之前访日的中国政府外交部长张群。超

越张自忠身份的“天皇晋见”,不能不对张自忠产生重大影响。从另

一角度看,张自忠访日违反了国民政府两点纪律, 一是地方政府

(指冀察政务委员会)没有外交权,二是军人不许从事外交活动。他

在未获得蒋介石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赴日并获得日本对他的高级礼

遇,这个行动早已超出他的职权范围了,当然受到蒋介石国民政府

的注视与责难。英美驻华使馆对此也很关注。各方对宋哲元增加

了怀疑,宋哲元为了表明自己不想把冀察政委会变成“华北国”而

采取了与张自忠相反的行动——去山东乐陵。所以笔者认为宋哲

元拒绝访日邀请是一个政治态度,他没有必要再派张自忠去。张自

忠访日虽然是日方约请,但他应该自己对这事件负责,这是他想取

宋而代之的先期工作。宋哲元此时主要是加强冯治安的权力,在他

回山东时委托冯治安代位二十九军军长,又一次重申冀察政权对

日谈判由秦德纯负责。而张自忠由日本回来后对日态度发生了极

大变化,“似害有二种病,即 (1)因日人给以许多新式武器之参观,

以至畏日。 (2)因日人对其优待而亲日”。① 他以三十八师为后盾,

变成了二十九军中主和派的中坚。

　　 (三)《香月细目》的签订使张自忠跌入日军所设陷井。

　　西安事变后宋哲元的思想言行趋于“中央化”, 1937年元旦他

发表的《二十九军二十六年新决心》特别提出,“我们是中华民国的

国民”。1月 20日他在天津发表《会衡通令》再次提出:“枪口不对

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侵占我土地,侮辱我人民即是我们的敌

人,我们一定要打倒他”。② 随之,他不顾日人的激烈反对,撤掉了

冀察政权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陈中孚 (代之以贾德耀) ,并派秦德

纯出席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秦德纯开会回来宣称,“冀察外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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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北平时报》, 1937年 1月 21日。
《卢沟桥事件第 16次会报》,《民国档案》1987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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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将严格遵守中央政策”。① 宋哲元接见中央社记者时亦公开宣

称:“奉行中央政府的命令是我神圣的任务,过去如此,将来亦是如

此。”②他还接纳中共中央代表张经武进驻冀察绥靖公署③,成立军

事训练团,参谋训练班,恢复大中学生暑期军训,聘请进步教授张

友渔等上课。这些具体作法都可说明宋哲元已决心放弃原西北军

的小团体主义,广泛联合抗日力量,并主动服从“中央”。

　　七七事变爆发后,武装吞并华北和全面亡华已是日本的国策。

7月 8日,日军自晨至晚,对宛平城实行 3次攻击。此时北平的二

十九军将领积极准备抗敌,如秦德纯即曾电话命令吉星文团长“应

与桥共存亡,不得失守”。北平于同日戒严,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任

戒严司令。对于此时二十九军将领之内情,据《卢沟桥事件第 16次

会报》透露:“卢事发生后, 8 号及 10 号冯治安、秦德纯决心反攻,

宋亦由乐陵电令先消灭当前之敌,当开会时冯发表主战言论后,问

张自忠意见如何? 张答无意见,于是 8日晚下反攻命令。殊日人方

面因兵力甚少,得此消息即多方派人疏通,谓可无条件撤兵,因之

乃收回反攻命令。至 10日日军未撤,冯等又下令反攻,日人又向张

自忠及许多亲日分子从事疏通,致反攻未成事实。宋到天津后为许

多亲日分子所包围,形势乃不佳。”④“又据北平消息,日方及汉奸

对宋部大肆挑拨谓日军此次行动,系拥护冀察利益,拒止中央军来

占冀察地盘, 又对张自忠部下则谓仅打冯治安部, 不打张部等

语”。⑤

　　为了施实“缓兵之计”,并压迫第二十九军妥协,日军与冀察当

局进行谈判。冀察政权对日交涉事务长期以来都是由秦德纯负责。

秦德纯是蒋、宋都认可的合适人选,因为他没有兵权,又和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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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卢沟桥事件第 4次会报》,《民国档案》1987年第 2期。
《卢沟桥事件第 16次会报》,《民国档案》1987年第 3期。
《张经武》,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49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第 331页。
《益世报》, 1937年 3月 11日。
《中央日报》, 1937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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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有密切关系,符合蒋介石国民政府“军人不外交”的戒律,不会因

长期和日方接触而产生乱子。因此,宋哲元在临去山东前将对日谈

判权交给了秦德纯,但在七七事变后宋哲元尚在山东之时, 张自

忠、张允荣就插手谈判。日军则抛开秦德纯,于 7月 10日夜直接到

北平椅子胡同的张自忠公馆协商停战协议。① 谈判条件,从停止中

国军队在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驻扎,后来发展到“罢免由营长到

宋哲元的直接负责人”,而中日谈判的中方代表则由秦德纯为主而

移到以张自忠为主。在 7月 11日上午,张自忠在张允荣私寓和松

井太久郎在齐燮元起草的“协定”草案上达成一致。当日晚 6时 30

分宋哲元从山东乐陵回到天津时木已成舟,汉奸齐燮元、张允荣等

人,不仅控制了张自忠,并利用张自忠包围了宋哲元 (“据北平私人

电话,宋为亲日分子齐燮元,张○○,张允荣、陈觉生四大金刚所包

围”②)。“16日晚间,香月清司接获东京陆军省指示,限期要求宋哲

元答应日方条件,香月乃于 17 日通知宋氏, 限宋于 19 日以前承

诺”。③“宋哲元亟欲离开天津,日方初不同意,据香月清司回忆录

透露,宋表示须赴北平一行,使部下遵守协定,香月始同意宋离津

赴平”。④ 在张自忠倚重齐燮元、张允荣与日军谈判的时候,宋哲元

作为二十九军军长在天津三十八师驻防地却被包围被监视,甚至

给保定的蒋介石代表熊斌打电话都说“彼在天津不能有明白表

示”。⑤ 还有人披露,“其时蒋从情报得悉日本与汉奸及张自忠等有

阴谋对宋哲元下毒手的消息曾迭电宋注意”。⑥在宋离津之后, 7月

20 日张自忠和张允荣代表二十九军在中日谈判《协定细目》上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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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李世军:《宋哲元与蒋介石关系始末》,《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 4辑。
总统府档案《革命文献》抗战时期第 1册,第 97页。
[日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 11册,第 27页。
李云汉:《卢沟桥事变》,第 345页。
《卢沟桥事件第 4次会报》,出处同前。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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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字。① 日军此时认为宋哲元对他们已无用处,曾在杨村大桥设炸

弹企图将宋炸死。

　　 (四) 7月 28日北平会议的悲剧。

　　在卢沟桥事变后中日现地交涉的过程中,也可看到日本企图

分化二十九军的阴谋。事变之前,日本先把宋哲元当做吞并华北的

筹码,几次要他签约,都被他躲过了。这使日军方感到有在二十九

军中另寻一合适人选的必要。先是萧振瀛,经过萧在天津市任了一

年多市长的表现看,他的作法是口头承诺而事后不认帐,不签任何

条约,加上他没有什么实权,日军方乃决定把目标转向张自忠。张

自忠自任天津特别市市长后,汉奸乘虚而入, 纷纷和他拜了把兄

弟。② 这些人对张进行挑拨离间,为张出谋划策,例如他们散布宋

已接受日方 1000万日元和大量军火,并已秘密在《华北防共自治

协定》上签字等等。这些谣言使宋哲元丧失很大威信,并引起了部

下对他的怀疑和不满。

　　张自忠则因 1936年宋哲元的人事调整把最大的地盘河北省

交给冯治安而不满,在汉奸挑动下产生了“取宋而代之”的野心。所

以,笔者认为七七事变后整个“和平”谈判,既非宋哲元授权于前,

亦非宋所同意于后。张自忠既欲夺权,必要以军队为后盾,所以在

1936年底趁宋哲元对北平城防调动之机,将三十八师独立三十九

旅阮玄武的队伍插入北平,旅部及大部分兵力驻北苑,另有一营驻

天坛,这一支军队只听张自忠一人之令,他们对日军的态度与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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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据史民:《卢沟桥事变秘史》,香港时代出版社 1962年版,张自忠任天津市长后结拜
了 7个把兄弟,即齐燮元、张璧、张允荣、边守靖、潘毓桂、齐协民、马彦羽中。

史称《香月细目》内容共 7条; 11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 21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
职员由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 31在冀察范围内,由其他各方面设置的机关中有
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 41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CC 团等排日团体; 51取缔排
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 61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
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 71撤去在北平城内的三十七师,由冀察主动
实行之。载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1卷第 1分册
第 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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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师截然不同。当时老百姓流行的话“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

指的就是这部分同在北平的二十九军的队伍。宋哲元对这部分人

号令不了,既不敢让他们守城,亦不敢调他们离平 (怕因此和张自

忠矛盾公开化)。这一支劲旅 6000人,即是张自忠逼宫的实力,如

果他们奉张之命行动,自己人和自己人在北平城打起来,后果不堪

设想。宋哲元能控制指挥的北平城内军队只有石振纲的 4个团 (其

中之一就是守广安门的刘汝珍团)。石振纲是赵登禹的部下 (属一

三二师)。7月 28日中午获得赵登禹牺牲的消息,下午开会讨论打

算由秦德纯留守北平指挥的就是石振纲的 4个团。7月 28日下午

在北平的 4人会议 (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是研究北平

防守问题,并非二十九军全体高级将领会议,因为刘汝明、张自忠

都应在自己驻军防地准备作战。据刘汝明在回忆录中说,“接宋军

长命令立即返察准备 8月 1日行动”,所以说此次会议张自忠是突

然闯入,笔者认为是对的。张自忠自 7月 25日擅离职守由天津到

了北平至 7月 28日共 3天,这 3天中有记载的是他和张璧、潘毓

桂在一起筹划和平,到底怎么筹划,因当事人已死,无法了解。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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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即力主“和平”,阻止反攻,主动签停战协议,宋哲元于七七事变

后先发电报力主消灭当前之敌,后于 7月 16日发布《作战命令》力

保北平、卢沟桥及丰台①; 7 月 25 日之后,张自忠只身抵平和汉奸

张璧、潘毓桂策划“和平”,宋哲元却下令刘汝珍团抵抗, 7月 26日

下令廊坊守军抵抗, 7 月 27 日拒绝日方最后通牒,发出自卫守土

通电并报告南京政府决心抵抗。

　　宋哲元拒绝日军最后通牒的意见和所发自卫守土通电,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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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行动公开撕毁《香月细目》,这和想以“协定”来制止战争的张

自忠所为显然完全相反。所以, 7月 28日张自忠闯入会场之后二

人发生争吵,宋认为张不应擅离天津,张认为宋的做法错误,他以

为日本人只是对宋、冯不满,如果自己出来主持冀察,则和平完全

可以维持,二十九军的地盘仍可保留,所以有“如果委员长暂离开

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之说。① 宋哲元大敌当前,是和张自忠

兄弟阋墙呢? 还是忍气退让赴保定重组抗日力量? 请看萧振瀛的

回忆:“余在泊头镇与宋哲元相晤,二人握手,相对而泣⋯⋯宋闻而

感慰曰‘一定效死疆场以报国家’。又曰‘如此巨变,非所预料,本正

与日方谈判中,潘毓桂、齐协民二贼忽然变脸恫吓,云日寇松井令

其等转告由张自忠代余,可了此局,我斥之,不料下午三点荩忱 (张

自忠号)突然来平至余处,威胁要我离开,他有办法。余与绍文 (秦

德纯号)遂立即出走,家人均未得携带一同离平,幸仰之 (冯治安

号)归拢部队南下’,叹曰‘荩忱何至如是’,言下痛楚。秦德纯言同

宋语。”② 此次会议,宋手书“三个代理”交张,匆匆率秦德纯、张维

藩、冯治安离平。后来石振纲不愿投降而突围赴察哈尔投奔了刘汝

明,阮玄武旅全部投降变成保安队受日军指挥。

　　 (五)“临危受命”受的什么“命”?

　　笔者认为,张自忠 7月 29日到冀察政委会赴任,改组冀察政

务委员会,并非“临危受命”,而是执行《香月细目》。他将原冀察政

委会委员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刘哲、门致中、石友三、周作民等

免职,而换上了张璧、张允荣、杨兆庚、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陈

中孚、邹泉荪等为委员,同时宣布潘毓桂为北平市公安局长。并“大

开城门,撤除警备,且与松井商日兵开入问题”。③ 实况的记录,说

明张自忠逼走宋哲元之后的所做所为仍是为了“和平”,为了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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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振瀛回忆录:《华北危局纪实》,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9年版,第 65页。
何基沣等:《七七事变纪实》,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 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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